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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泽荣文选：「中国湖南的马共秘密电台大曝光」 

     

      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岳家桥镇地界上空，一连几日有一架军用探测    飞机在盘旋。这

事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初。侦察过后不久，一个团加一个营 的工程兵驻进岳家桥四方山，在石

山上大兴土木。后来当地人才知道，这 个有许多房子、一处坑道、一座铁塔的秘密场所，原

来是马来亚共产党的 广播电台。在八十余名马共成员（携十余名子女）、百余名中方协助人

员 、一个警卫连队驻进后，一九六九年一月，「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 以马、泰、华、

英□始播音，每种语言每天播音一到四小时，一直持续到  一九八一年。其后，因马共与大马

政府达成和解，电台撤销，上述三组人   员先后撤出。至一九八七年，该处的地皮及建筑物被

石长铁路有限公司买 下，原意是办疗养院，没办成；一九九五年转手卖给益阳市一家地产公

司    ，拟办度假村，又没办成，因为地点实在太偏远了。     

      三十年前，当我在像马来西亚一样漫山遍野种满橡胶的海南岛当知识    青年时，就时常

聆听马共电台的短波广播。我常常为它激越的呼号曲和革  命形势报道所激动，幻想着哪一天

世界革命爆发，我们知青便可以告别农 村，杀向欧美。那时西方人亦作此想，拍了部电影叫

《一个中国士兵在巴黎》。我相信在那个年代，马共广播对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国的革命斗

士，    也有着像对我一样的强烈感召力，尽管它所鼓动起来的革命狂热并无现实  基础。     

      马共电台遗址在学术上被我发现的过程，也有一段故事。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硕士论文

名为《中国与泰共武装斗争》，后经出版。我曾托人赠  送一本给原马共总书记陈平。陈平接

书时，对仍有人关注东南亚各国共产 党武装斗争历史感到惊讶。在搜集论文资料期间，我接

触了到了不少有关 马共的资料，了解到马共有一个秘密广播电台设在湖南境内。以后马共放    
下武器，回归社会，我又曾听说马共电台人员大部返回马来西亚或新加坡 。 

     

      无意中得到重要线索     

      总部在香港的亚洲周刊报道原马共成员新动态（见本刊九八年第二十 四期）、新加坡

《联合早报》连载原马共成员回忆录，都曾引起我莫大的 兴趣。我也曾试探接触中共中央对

外联络部，要求入内查阅马共档案，但    对方不愿接谈。每一次到新加坡或吉隆坡，我都注意

搜集有关马共的书籍 。今年初更把其中一本交一位同事翻译，准备进入对马共历史的研究。     

      今年五月初，在一位朋友举行的晚宴上，广州商人商先生谈起，前不 久他曾随朋友到

长沙附近参观过一个「马共总部」，内有「总统府」、「   指挥楼」、哨所、坑道等等。但他

不清楚具体地址。两个星期后，我的另  一名朋友、在广州当教师的王先生通过朋友，找到湖

南省一曾参与马共电 台的基建、撤除和出售的王姓外事干部。经和他通话，我了解到：电台

的    后勤事务，原由中央授权湖南省外事办管理；电台的确切地点在衡龙桥四 方山；电台的

广播设备移交给省广播局；电台的档案资料，转移到了省社  科院。     



      王姓外事干部说，若无中央介绍信，外事办、社科院均不能接待任何 调查马共电台遗

址的人员；但若我自行前去，他不表反对。二十五日，我  到住房楼下复印资料的时候，与一

蔡姓公司文员闲聊。真巧，她竟然是四  方山岭村人，而且对马共电台遗事略知一二。 

     

      雇摩托车独闯无人地带     

      她告诉我准确无误的行走路线：从广州乘到临澧的特快列车，至宁乡下车；转乘汽车从

宁乡到衡龙桥，再从衡龙桥到岳家桥；然后再转乘摩托 车。跟车手说到「六九一水库」，经

洗澡坪、接龙庵（二村名），十多分钟就到了，也可以从岳家桥下一站大泉乡乘摩托车前

往。她说：「我曾经打着火把进过坑道，里头又黑又弯；前些年有个大款被杀，尸体就给藏

匿 在里面，至今未破案。」顿时我觉得头皮麻起来。     

      五月二十六日晚上，我只身踏上旅途。次日正午到达岳家桥。本来蔡姓公司文员安排，

我一到就去找她的舅舅，由他领我去面访知情长者和参观电台遗址。但当我跨上摩托后座

时，突生一念：「万一蔡姓文员的舅舅  、父母向当地政府报告了我的企图，当地政府本着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信  条，指示他们劝说我放弃调查，怎么办？」不如捷足先登。于是交代摩

托    车手径直驶往「六九一水库」，此时，对政府干预的担心超过了对独闯异 地的顾虑。     

      中国支援世界革命，奉行的是「阶级高于主权」（全世界无产阶级的 利益高于国家的

主权），与美国现今鼓吹「人权高于主权」有异曲同工之  妙。若不掩饰自己当年推行阶级高

于主权，便难于批评美国如今鼓吹人权  高于主权。这也许是北京如今对其当年支援世界革命

的事实遮遮掩掩的原  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府为支援世界革命，拨款折合约五百

亿 美元。难道创造这笔钱的人没有知的权利？     

      两点半左右，隐藏在参天林木之中的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遗址跃 入了我的视野。

它的范围大小与一市委党校或一营队驻地差不多，分内外 两院。建筑基本分红墙平房和黄墙

楼房两种，楼房均为二层。全已人去物空。在外院之外还有一小院，内有一超长（约四十

米）的红墙二层楼房。 

    第二天弄明白，那是专供马共成员制作广播节目的「技术楼」，而其门前 的「喷水池」实

际是冷却水散热池。商姓广州商人所说的指挥楼，应该就 是技术楼的讹传。建筑质量依七十

年代标准评判当属上乘。在一座高大的 厂房内，蛰伏着两座庞大的锅炉，当年它们为不惯寒

冬的马共成员供暖。    

      发射机藏在隐蔽坑道内     

      原为内藏发射机的坑道，大门紧锁，但旁边住户有钥匙。我打算次日 准备好电筒才进

去看。坑道口有一报废了的变电所。被商先生称为「总统 府」的建筑，乃为一前低后高的四

合院。内分四套单身住房；无办公厅、    会客厅、餐厅、厨房。一老年樵夫引领我去看了当年

警卫连队的靶场。一  筒胶卷拍完之后，我不禁舒了一口气；现在可以安心去找蔡姓文员舅舅

了。此时时针已指向五点。     

      蔡姓文员舅舅原来全然不是政府说客。他在焦急地等我。昨天他忙了 一天，为我找到

了两位知情长者，一位是退休农村干部，一位是电台退伍 军人。蔡姓文员舅舅邀请我次日清

晨和他及家人一道在家吃早饭，早餐其 实给做成了正餐。蔡姓文员父母也来了，送给我好几



包土特产。他们淳朴  善良、热情率直。我不禁为自己昨天对他们以及当地政府的猜疑感到惭

愧  。 

     

      私人笔记流露浮沉感慨     

      饭后，两辆出租摩托车将我们两人带到了电台退伍军人家中。他原来是在院内的机器操

作员。在退休农村干部的补充下，他为我追忆了当年马 共电台的情况。但他所知者仅为马共

电台及其成员的粗略情况和生活情况。尽管如此，他的回忆将有助于今后的深入调查。蔡姓

公司文员透露，一位女性马共电台成员于撤离之前，将其私人拥有的笔记、资料、书刊等当    
作废纸卖给她家。她家用来卷制鞭炮，早已片纸不留。她印象最深的是笔记上抄录有李清照

词多首。看来她有身世浮沉的感慨。 

          马共电台负责人为一男一女。男名洪滔，性格爽朗；女名李凡，不苟言笑。李凡携一

女儿前来，后该女病死，骨灰埋葬在院门进向左侧山上。    马共电台其他成员在广播电台内的

职务是撰稿员、资料员、编导员、文艺员、播音员等等，可能还有通讯电台报务员、译电

员。马共成员不从事录音、发射、维修等技术工作。这些工作由中方协助人员承担，全是解

放军。 

     

      电台人员不准谈恋爱     

      马共电台成员似无夫妻同来者，但有携幼同来者。多数是华人，马来人有只四、五个。

中方协助人员负责人为任寿山、魏定奎（二人为无线电 技术专家），白云龙（政工干部）。

规定马共人员和中方人员之间不作私人交谈、互访；马共人员不得进入坑道，不得随意外

出。他们有订阅外文 报刊。据悉，当年电台工作人员的伙食费按级别分三十、六十、九十元

三    等，领导干部吃小灶。岳家桥肉菜市场必须首先满足马共人员的需要。另 发充裕零花

费，院内有小卖部（能制冰淇淋），有专人为马共成员外出采 购所需物品。每年有一星期的

外出旅游、购物假期。每星期由长沙来的电 影放映队放一两次电影。有大、小文娱活动室数

间，体育运动器械一批，    游泳池一座。为十余个随父或母前来之儿童专门建有一所幼儿园

（在院内 ）和一所中小学（在院外）。分配来八个大学毕业生教中小学，四方山学 童因此得

近水楼台之利。有一卫生所，医生护士皆为解放军，重病送长沙  妇儿保健医院。     

      没有听说马共人员内部发生过政治分歧。有一祖籍广东的马共电台成 员要求回广东，

不回马来西亚，一度被关禁闭。后竟得遂其所愿。恋爱婚 姻问题发生得最多。结婚意味着生

子，为避免增加中方负担，马共规定电  台成员不得相互恋爱结婚。有一名男成员因恋爱受阻

愤而上吊自杀。此后 这项不通人情的规定才被取消，后来仅有一对夫妇诞下一婴；曾雇用四

方 山一村民作褓母。一名女文艺员被派往益阳地区歌舞团学艺，与该团一男演员互生情愫，

结为夫妻，后得以留居益阳，少数马共电台成员如李珍、 庄森等，后来留居长沙清园宾馆。     

      当时电台的发射机五十千瓦。输电线电压十一万伏。备用柴油发电机四百八十匹马力。

发射塔高九十四米，蔚为大观，可惜已拆毁。面访完毕 ，两位知情长者引领我们参观坑道。

主坑道内有电灯。手电筒仅在观看辅 坑道时派上用场。在约四十米长的主坑道进向右侧，设

有发射机室两间，   柴油机室一间，现在被村民用来腌制咸鸭蛋；左侧，发现绘在墙上的发射    
机电路图一幅，约长四米，高一米；毛主席语录数幅，其中一幅是：「世 界各国人民的正义



斗争，都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主辅坑道总长约一百五十

米。 

     

      共干之女骨灰冢已不存     

      从坑道出来后，又去看了资料库、电影厅和大饭堂（楼上楼下）、幼 儿园、卫生所。

最后，在我的坚持下，两位长者领我到院外小山上寻找李 凡女儿的骨灰冢。据说她长得胖胖

的，死时才二十岁出头。在一座施工期 间溺水而亡的解放军战士墓附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

李凡女儿骨灰冢的遗  址，为一长方形地槽。骨灰盒已被挖出取走，墓碑也不知去向，可能是

被 她的母亲亲自或请人将之取出，带回马来西亚。 

     

      选址之谜尚待档案验证     

      为甚么马共电台给设在湖南，而不是在离马来西亚和东南亚更近的广东、广西或云南？

两位知情长者说他们从未听到过任何官方解释。「也许是因为四方山地方偏僻吧？」「但

粤、桂、滇也有的是偏僻地方。」「那  就不知道了。」经过踏查遗址，我认为有以下三条理

由，尚须留待将来档  案开放后再作验证：第一是从保密的角度考虑。发射塔目标极大，易为

飞    行在粤、桂、滇边境外空的美军侦察机发现。四方山所在之益阳地区有一 个大型兵工

厂，人们易将马共电台和兵工厂混为一谈，可有效降低其受注 意程度。第二是从物质生活的

角度考虑。七十年代时，全国各地均告肉食 短缺，只有湖南肉食较充裕，供应一个特别机构

不成问题。 

          第三应是从行政管理角度考虑。长沙是中原连接粤、桂、滇通衢，中 国援助东南亚

各国共产党的物资，当于此地集中、配装、验收、分送。人  随路兴，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各种

来华人员亦应利用长沙作汇集地。电台退 伍军人透露，长沙清园宾馆安置有多位前马共、缅

共成员，以及前述之马 共电台中方协助人员负责人。看来，长沙应是中联部业务活动的南方

重镇 ，该部必有长沙工作站设在清园宾馆之内。马共电台设在离长沙不远的岳 家桥四方山，

方便马共人员往来，方便中联部长沙工作站对之施行管理。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列车将我和随身携带的踏查资料平安地送回了广   州。马共电台

遗址终于被一名关注它达三十年之久的、专治中共涉外军事 史的学者正式发现和确证，逐渐

走出历史的迷雾。■(原载《亚洲周刊》) 

     

      *作者徐泽荣，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出版人，现任广

州市社科院和中山大学副研究员。 

 


